
A45

看
過
真
熊
貓
，
就
嫌
︽
功
夫
熊
貓
︾
卡

通
動
畫
片
熊
貓
造
型
惡
俗
，
瞥
過
一
眼
就

不
想
看
，
真
熊
貓
影
片
呢
，
印
象
最
深
還

是
︽
熊
貓
回
家
路
︾
。
那
天
好
奇
查
看

Y
outube

，
無
意
發
現
那
部
影
片
，
就
迫
不

及
待
重
看
一
次
。

好
樸
素
的
電
影
。
混
血
童
星
原
島
大
地
飾
演

的
路
仔
，
以
及
可
愛
的
小
熊
貓
波
波
，
一
看
再

看
，
還
是
那
麼
感
人
，
還
是
那
麼
令
人
回
味
。

走
失
的
小
熊
貓
，
給
路
仔
找
到
，
有
自
私
的

大
人
想
擁
有
，
路
仔
愛
牠
，
怕
大
人
待
牠
不

好
，
才
決
定
忍
痛
放
走
波
波
，
好
讓
牠
回
到
熊

貓
媽
媽
懷
抱
，
他
知
道
，
只
有
牠
媽
媽
比
自
己

更
有
能
力
照
顧
牠
，
放
波
波
回
去
時
，
波
波
兩

步
一
回
頭
，
依
依
不
捨
路
仔
，
路
仔
含
住
一
泡

眼
淚
送
別
，
拍
這
片
段
，
就
看
出
原
島
大
地
真

的
流
下
眼
淚
，
動
了
真
情
感
，
一
比
之
下
，
硬

擠
觀
眾
眼
淚
的
什
麼
愛
情
倫
理
煽
情
片
就
要
打

零
分
。

這
類
樸
實
題
材
的
影
片
已
不
多
見
，
有
愛
心

沒
勇
氣
的
電
影
人
也
不
容
易
拍
出
來
，
倒
不
知

道
當
年
片
子
上
映
時
賣
座
情
況
如
何
，
眼
前
主

流
電
影
越
來
越
重
視
官
能
剌
激
，
科
技
一
日
千
里
之
後
，

很
多
影
片
都
由
電
腦
帶
上
雲
天
，
大
銀
幕
快
將
與
遊
戲
機

掛

混
成
同
一
畫
面
，
超
齡
觀
眾
多
已
趨
向
小
童
口
味
，

路
仔
敵
得
過
貞
子
嗎
？

︽
熊
貓
回
家
路
︾
拍
自
波
波
故
鄉
四
川
臥
龍
，
地
震
後

原
地
風
景
已
經
坍
塌
，
波
波
和
牠
媽
媽
已
不
存
在
，
一
部

影
片
，
短
短
幾
年
就
帶
來
滄
桑
，
怎
不
教
人
唏
噓
！

電
影
製
作
無
疑
應
隨
時
代
進
步
，
可
是
３
Ｄ
和
電
腦
技

巧
過
於
濫
用
，
也
很
容
易
變
成
藝
術
三
聚
氰
胺
，
一
部

︽
阿
凡
達
︾
令
人
驚
艷
，
十
部
八
部
就
平
平
無
奇
，
一
百
部

就
令
人
疲
倦
；
武
打
片
漸
已
少
見
硬
橋
硬
馬
真
功
夫
，
英

雄
俠
士
全
是
卡
通
人
物
，
給
電
腦
弄
到
像
蒼
蠅
蜜
蜂
一
樣

飛
來
飛
去
，
哪
還
算
是
武
俠
片
？

院
商
能
不
能
抹
掉
主
流
陰
影
，
重
拾
信
心
買
入
︽
熊
貓

回
家
路
︾
這
類
影
片
？
不
可
不
知
，
感
情
，
才
是
一
切
藝

術
真
正
的
主
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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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陳
　
莉

小熊貓無路回家了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戲
劇
反
映
人
生
、
見
證
時
代
變
遷
。
在

創
作
戲
劇
時
，
我
們
常
會
要
求
一
切
要
在

情
理
之
中
，
但
又
要
在
意
料
之
外
。
意
思

是
劇
情
要
有
戲
劇
性
的
發
展
之
餘
，
亦
必

須
合
乎
人
性
，
合
乎
人
物
性
格
，
並
符
合

常
理
。
然
而
，
真
實
生
活
有
時
卻
比
電
視
電
影

都
更
富
戲
劇
性
。

警
察
在
戲
劇
世
界
中
，
往
往
被
塑
造
成
伸
張

正
義
、
疾
惡
如
仇
的
形
象
，
如
︽
新
紮
師
兄
︾

中
的
梁
朝
偉
、
︽
獵
鷹
︾
中
的
劉
德
華
，
以
至

近
年
︽
學
警
雄
心
︾
中
的
李Sir

苗
僑
偉
，
個
個

都
是
正
直
不
阿
、
忠
肝
義
膽
的
。
記
得
以
前
曾

寫
過
一
場
戲
，
戲
中
一
名
軍
裝
打
扮
的
警
員
向

劇
中
人
講
了
一
句
稍
為
輕
佻
的
對
白
，
馬
上
遭

到
上
司
的
責
問
，
不
許
我
這
樣
描
述
一
名
身
穿

制
服
的
警
員
，
因
為
有
損
警
察
形
象
。
可
是
現

實
世
界
中
，
卻
有
警
員
在
差
館
內
犯
強
姦
案
。

這
些
情
節
如
果
從
未
發
生
過
，
即
使
想
像
得
到
，
也
未
必

敢
放
在
戲
劇
中
，
因
為
怕
會
被
觀
眾
覺
得
情
節
太
誇
張
、

太
過
譁
眾
取
寵
，
不
切
合
實
情
，
但
現
實
卻
活
生
生
、
赤

裸
裸
地
出
現
在
我
們
的
生
活
中
。

醫
生
向
來
都
被
形
容
為
醫
者
父
母
心
，
不
論
中
外
的
電

影
、
電
視
劇
︽
仁
心
仁
術
︾、
︽
妙
手
仁
心
︾、
︽
仁
醫
︾，

醫
生
都
是
把
病
人
的
利
益
放
在
首
位
，
醫
護
人
員
都
被
推

崇
表
揚
的
。
然
而
現
實
生
活
中
，
誤
診
、
拖
症
、
手
術
失

誤
，
非
禮
病
人
的
情
況
當
然
有
發
生
過
，
甚
至
有
醫
生
因

為
染
上
愛
滋
病
而
輕
生
。
記
者
的
職
責
是
揭
露
真
相
、
讓

公
眾
知
情
。
可
是
真
實
中
，
有
的
變
成
了
看
圖
作
文
，
專

揭
人
私
隱
，
但
更
過
分
的
是
，
記
者
的
提
問
竟
變
成
了
破

壞
秩
序
。

教
師
不
單
具
有
學
識
，
而
且
知
書
識
禮
，
明
白
禮
儀
廉

恥
，
但
現
實
中
屢
有
教
師
利
用
學
生
對
他
們
的
信
任
，
繼

而
非
禮
女
學
生
。
但
在
戲
劇
世
界
中
，
描
寫
這
類
黑
暗
層

面
卻
是
禁
忌
。
曾
有
劇
集
描
寫
一
小
學
校
長
去
嫖
妓
，
劇

集
出
街
後
上
級
馬
上
收
到
投
訴
。
至
於
大
學
教
授
，
理
應

更
富
學
識
、
具
涵
養
，
說
話
清
晰
、
有
條
理
、
言
之
有

物
、
桃
李
滿
門
。
議
員
則
任
重
道
遠
，
為
民
請
命
的
。
兩

者
合
而
為
一
，
理
應
是
誠
實
可
靠
，
民
望
極
高
的
。
可
是

現
實
中
，
卻
是
詞
不
達
意
，
連
舉
例
都
用
錯
比
喻
，
竟
鼓

勵
人
家
去
跳
橋
。
這
種
情
節
要
是
加
插
在
戲
劇
之
中
，
想

必
又
會
遭
到
上
司
問
責
。

把
對
手
徹
底
擊
倒
，
令
對
方
輸
得
一
敗
塗
地
，
贏
出
漂

亮
的
一
仗
，
這
是
戲
劇
上
常
有
的
情
節
。
但
如
果
在
打
擊

對
手
時
，
自
己
其
實
也
犯
上
了
相
同
的
錯
誤
。
從
人
性
上

去
分
析
，
劇
中
人
難
免
會
有
點
心
虛
。
要
是
他
面
對
群
眾

時
，
仍
然
可
以
面
不
改
容
，
這
個
該
是
個
奸
險
小
人
的
角

色
。
但
若
然
還
能
擺
出
一
副
極
度
誠
懇
的
面
孔
，
騙
倒
了

所
有
人
，
我
想
應
為
這
個
角
色
的
職
業
設
定
為
國
防
部
特

工
，
經
過
嚴
格
的
特
別
訓
練
，
但
卻
絕
不
可
能
把
這
種
性

格
套
入
領
導
人
物
的
角
色
之
中
。

戲
劇
需
要
有
現
實
為
依
據
。
但
在
這
個
世
代
中
，
有
時

戲
劇
比
人
生
來
得
更
為
合
情
合
理
，
現
實
反
而
變
得
荒
謬

混
亂
。
他
日
再
創
作
戲
劇
時
，
究
竟
該
拿
甚
麼
來
作
依
據

呢
？
我
也
開
始
覺
得
迷
惑
了⋯

⋯

戲劇人生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我
在
去
年
本
欄
曾
談
及
﹁
美
度
手

錶
﹂，
該
文
已
收
入
最
新
出
版
的
拙

作
︽
人
生
感
悟
錄
︾
中
︵
新
民
主
出

版
社
出
版
︶
。
文
中
談
及
六
十
年

前
，
曾
在
新
婚
時
購
買
一
隻
美
度
牌

手
錶
作
為
送
給
老
伴
的
結
婚
禮
物
。
而
我

自
己
購
置
的
一
隻
美
度
手
錶
，
則
在
大
學

畢
業
後
參
加
工
作
時
購
買
。
兩
隻
手
錶
型

號
相
似
，
大
小
適
中
，
並
不
分
男
女
錶

型
。往

後
，
美
度
手
錶
銷
聲
匿
跡
，
似
乎
在

市
場
中
消
失
。
最
近
豪
華
手
錶
市
場
旺

盛
，
於
是
該
牌
子
的
手
錶
捲
土
重
來
，
以

名
錶
品
牌
刊
登
報
紙
廣
告
和
電
視
廣
告
，

但
聲
勢
遠
不
及
其
他
名
錶
。

兒
女
們
看
到
我
寫
的
那
篇
短
文
，
特
別

是
說
及
﹁
明
年
是
與
老
伴
結
婚
六
十
周
年

紀
念
，
真
想
再
買
一
對
美
度
手
錶
來
重
溫

當
年
的
溫
馨
！
﹂
他
們
都
記
在
心
裡
，
準

備
為
我
們
製
造
驚
喜
。

四
月
二
日
，
拙
作
︽
人
生
感
悟
錄
︾
舉
行
首
發

式
，
嘉
賓
雲
集
，
在
講
話
之
後
，
司
儀
突
然
宣
布
，

有
一
個
特
別
儀
式
，
為
作
者
夫
婦
贈
送
一
對
手
錶
，

我
們
都
感
到
愕
然
，
繼
而
恍
然
大
悟
，
這
便
是
三
個

兒
女
們
為
儀
式
製
造
一
份
溫
馨
和
驚
喜
。

這
一
對
美
度
手
錶
，
只
是
鋼
製
的
自
動
手
錶
，
分

男
女
型
，
沒
有
金
澄
澄
的
外
殼
，
沒
有
鑲
上
鑽
石
，

這
符
合
我
喜
歡
樸
素
型
手
錶
的
心
願
。

但
那
個
盒
子
，
那
本
小
型
的
說
明
書
，
便
很
符
合

豪
華
型
手
錶
的
配
套
。
不
過
這
完
全
是
物
質
的
浪

費
，
並
不
符
合
環
保
的
要
求
。

兒
女
的
心
意
，
完
全
心
領
了
。
這
對
新
手
錶
，
勾

起
人
生
一
個
甲
子
的
生
活
回
憶
。
老
夫
老
妻
，
走
過

六
十
年
真
不
容
易
。
如
果
有
一
個
公
開
場
合
要
我
對

這
個
鑽
石
婚
發
言
，
我
會
說
，
相
處
六
十
年
，
也
吵

了
六
十
年
的
嘴
，
大
家
都
是
硬
性
子
的
人
，
吵
嘴
也

許
會
比
別
的
夫
婦
激
烈
。
但
正
像
醫
生
所
說
的
，
一

個
人
一
生
中
有
些
小
毛
病
，
反
而
能
延
年
益
壽
，
一

向
自
認
為
健
康
的
人
，
突
然
發
病
，
可
能
致
命
。
吵

嘴
也
許
是
維
持
夫
婦
關
係
之
道
。
加
上
我
們
都
是
愛

孩
子
的
人
，
想
到
了
有
了
孩
子
的
溫
馨
，
其
它
的
生

活
矛
盾
都
可
置
之
度
外
。
去
年
添
個
小
孫
子
，
更
使

老
夫
老
妻
盡
開
顏
！

手錶和老夫老妻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羅
亞
爾
河
谷
城
堡
區
有
超
逾
千
個
的

古
堡
，
當
中
較
負
名
聲
的
亦
不
下
數

十
，
有
心
人
也
只
能
挑
其
中
廣
有
口
碑

和
歷
史
價
值
的
數
個
參
觀
。

雪
儂
梭
堡
︵C

henonceau

︶
是
法
國

最
受
歡
迎
與
最
著
名
的
歷
史
建
築
之
一
，
每

年
都
有
許
多
慕
名
而
來
的
訪
客
。

香
波
堡
︵C

ham
bord

︶
坐
落
在
面
積
與
巴

黎
一
樣
大
的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林
區
，
是
文
藝

復
興
藝
術
最
經
典
的
代
表
，
堪
與
凡
爾
賽
宮

媲
美
。
建
築
風
格
帶
有
濃
濃
的
達
芬
奇
色

彩
，
設
計
別
致
的
屋
頂
及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煙
囪
、
塔
樓
及
雙
樓
梯
，
特
別
具
吸
引
力
。

堡
內
最
著
名
的
建
築
是
﹁
螺
旋
雙
梯
﹂，
據

說
這
是
達
芬
奇
的
構
想
，
整
座
石
梯
充
滿
了

文
藝
復
興
的
風
格
，
也
展
現
出
國
王
法
蘭
西

斯
一
世
對
藝
術
的
追
求
。
香
波
堡
為
歷
代
法

國
皇
室
及
英
雄
人
物
如
路
易
十
四
、
拿
破
崙

等
最
鍾
愛
的
度
假
和
狩
獵
的
行
宮
，
可
稱
為

古
堡
群
之
代
表
。

昂
布
瓦
茲
城
堡
︵A

m
boise

︶
是
法
國
皇
室

的
城
堡
，
城
堡
內
收
藏
有
哥
德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傢

具
。
城
堡
頂
層
平
台
是
眺
望
羅
亞
爾
河
的
絕
佳
位
置
，

河
流
淌
過
城
鎮
的
美
景
盡
收
眼
底
。
參
觀
城
堡
期
間
巧

遇
來
自
香
港
的
未
婚
夫
妻
，
不
辭
千
里
來
此
拍
攝
婚
紗

照
，
為
的
是
圓
一
個
浪
漫
童
話
般
婚
禮
的
夢
！

這
趟
羅
亞
爾
河
谷
古
堡
遊
，
意
外
地
演
化
成
追
蹤
達

芬
奇
之
旅
。
在
香
波
堡
攀
爬
了
他
們
精
心
設
計
的
﹁
螺

旋
雙
梯
﹂
；
在
昂
布
瓦
茲
城
堡
膜
拜
了
他
長
埋
黃
土
的

墓
塚
；
而
他
多
元
化
創
新
的
設
計
才
華
，
盡
現
於
生
前

最
後
三
年
居
住
的
克
洛
呂
斯
城
堡
︵C

los
L

ucé)

，
內
裡

擺
滿
了
他
在
土
木
工
程
、
軍
事
、
機
械
、
光
學
、
水

利
、
甚
至
於
航
天
等
方
面
的
天
才
設
計
模
型
。
他
的
著

名
畫
作
︽
蒙
羅
麗
莎
︾
和
︽
聖
安
妮
︾
也
是
在
這
裡
完

成
最
後
一
筆
。

在
杜
爾
的
古
城
區
內
，
意
外
地
碰
上
一
間
﹁
達
芬
奇

餐
廳
﹂，
品
嚐
了
達
芬
奇
特
選
的
意
大
利
麵
和
甜
點
，
一

切
都
是
那
麼
意
料
之
外
！

古堡遊的意外事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古
往
今
來
，
相
信
人
人
都

怕
見
的
，
就
是
法
官
。
法
官

的
判
案
，
自
然
是
根
據
法

律
，
但
在
審
判
的
過
程
上
，

卻
有

一
些
令
人
對
上
法
院

聞
之
便
怕
的
事
。

看
過
一
些
講
西
方
上
法
院
的
笑

話
，
其
中
一
個
講
述
一
個
因
為
駕

車
違
規
的
人
，
要
上
法
庭
受
審
，

由
於
和
上
班
時
間
衝
突
，
違
規
者

不
得
不
請
假
前
往
。
結
果
他
依
時

到
達
法
院
，
卻
要
在
兩
個
小
時
後

才
輪
到
他
。
但
輪
到
他
時
，
卻
已

是
黃
昏
時
分
，
法
官
叫
喚
他
的
名

字
後
，
跟

要
他
明
天
再
來
，
他

既
要
請
假
，
又
等
候
了
兩
個
小

時
，
正
在
生
氣
，
聽
到
明
天
再
來
，
忍
不
住

氣
憤
地
說
了
一
句
，
怎
麼
可
以
這
樣
！

法
官
也
審
案
整
天
，
累
得
要
死
，
聽
到
此

言
，
禁
不
住
火
起
，
大
發
雷
霆
地
說
，
蔑
視

法
庭
，
罰
款
五
百
。
違
規
人
一
聽
要
罰
款
，

便
打
開
錢
包
數
錢
，
數
了
半
天
，
好
像
有
難

言
之
處
，
這
時
法
官
氣
也
消
了
，
便
有
點
心

軟
了
，
便
對
他
說
，
只
要
你
認
錯
，
下
次
再

罰
吧
。
但
他
卻
說
，
不
，
我
只
是
看
我
帶
的

錢
的
夠
不
夠
，
若
然
足
夠
，
我
還
有
話
要

說
。這

雖
然
是
笑
話
，
但
多
少
也
有
點
真
實
。

我
以
前
一
個
同
事
，
也
有
個
類
似
的
經
驗
，

不
過
卻
沒
有
蔑
視
法
庭
，
只
是
乖
乖
聽
話
，

第
二
天
再
請
假
前
往
。
我
的
同
事
是
因
為
樓

下
漏
水
，
住
戶
非
說
是
他
的
責
任
，
雙
方
爭

吵
而
鬧
上
法
庭
。
結
果
證
實
，
漏
水
確
實
不

是
他
的
責
任
，
但
費
時
一
年
多
，
隨
時
等
候

法
院
傳
召
，
他
都
準
時
前
往
，
卻
多
次
不
是

等
上
幾
個
小
時
，
就
是
法
官
說
明
天
再
來
。

光
是
請
假
就
請
出
氣
來
，
別
說
最
後
發
現
是

冤
枉
了
。

所
謂
和
氣
生
財
，
光
是
一
個
漏
水
官
司
，

就
打
了
一
年
多
，
怎
能
心
平
氣
和
？
而
在
香

港
，
住
所
漏
水
卻
是
層
出
不
窮
。
難
道
這
也

是
官
商
勾
結
的
一
種
？
把
樓
房
蓋
得
時
時
漏

水
，
好
讓
法
院
增
加
收
入
？

上法院
興　國

隨想
國

女
人
有
產
假
，
男
人
則
可
能
有
侍
產

假
。
這
是
一
個
男
女
﹁
雙
贏
﹂
的
建
議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主
席
林
煥
光
近
期
頻

頻
為
男
士
發
聲
，
繼
建
議
設
立
男
性
專
科

診
所
及
男
性
受
虐
庇
護
中
心
等
，
並
將

﹁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
改
組
成
﹁
性
別
平
等
事
務

委
員
會
﹂
之
後
，
上
月
又
呼
籲
政
府
盡
快
落
實

男
士
侍
產
假
立
法
等
。

原
來
，
本
港
公
營
機
構
早
在
去
年
四
月
已
開

始
推
行
男
士
侍
產
假
計
劃
，
包
括
公
務
員
在
內

的
政
府
合
資
格
僱
員
可
享
五
天
有
薪
侍
產
假
，

一
些
大
型
金
融
機
構
也
已
實
施
二
至
七
日
不
等

的
侍
產
假
，
只
是
部
分
中
小
企
擔
心
增
加
經
營

負
擔
，
故
政
府
未
敢
立
法
要
求
商
界
全
面
遵

循
。侍

產
假
立
法
與
否
，
暫
不
是
本
文
討
論
的
重

點
，
但
我
從
中
看
到
了
兩
性
關
係
定
位
的
新
趨

勢
和
社
會
觀
念
的
變
化
，
這
與
其
說
是
為
男
士

爭
取
的
權
益
，
不
如
說
是
對
女
士
付
出
的
肯

定
。因

為
，
﹁
侍
﹂
這
個
字
的
意
思
是
，
陪
伴
侍

候
，
它
可
以
構
成
的
詞
組
有
﹁
侍
從
﹂
或
﹁
侍
衛
﹂—

在
皇
帝
或
官
員
左
右
侍
候
衛
護
的
人
；
﹁
侍
女
﹂—

舊

時
供
家
人
使
喚
的
年
輕
女
人
；
﹁
侍
應
﹂—

為
顧
客
提

供
服
務
的
人⋯

⋯

總
之
，
﹁
侍
者
﹂
往
往
意
味

﹁
侍
奉
﹂
長
輩
、
父

母
、
老
闆
、
顧
客
、
丈
夫
，
甚
至
侍
弄
嬰
孩
，
侍
候
病

人
，
唯
獨
沒
有
包
括
延
續
生
命
的
女
人
，
因
為
醫
院
阿
嬸

會
大
大
聲
對
產
婦
喝
呼
：
你
不
是
病
人
。

是
的
，
生
育
是
女
人
的
天
職
，
代
代
相
傳
，
︵
女
︶
人

人
如
是
，
但
生
育
過
程
是
有
生
命
危
險
的
，
﹁
難
產
而
逝
﹂

的
新
聞
不
時
有
，
﹁
產
後
抑
鬱
﹂
更
常
見
，
主
要
是
女
人

在
生
育
之
後
，
生
理
和
心
理
都
有
明
顯
變
化
，
這
時
的
女

人
可
以
很
有
滿
足
感—

腹
中
孕
育
十
月
的
新
生
命
終
誕

生
，
同
時
也
會
很
憂
慮—

肩
上
負
擔
加
重
，
更
會
很
脆

弱
。女

人
在
最
脆
弱
的
時
刻
，
最
愛
的
男
人
遠
在
天
邊
；
女

人
在
深
感
自
豪
的
時
刻
，
無
法
跟
最
親
的
人
分
享
；
且
不

說
當
時
面
對
的
生
理
痛
苦
和
心
理
壓
力
，
有
些
在
兒
女
長

大
之
後
，
每
每
回
想
當
年
孤
單
在
產
房
忍
受
巨
痛
的
情

景
，
心
中
難
免
掠
過
剎
那
的
悲
涼
。

所
以
，
﹁
男
士
侍
產
﹂
豈
止
是
幾
天
假
期
的
法
律
程

序
，
也
是
尊
重
女
士
、
體
貼
夫
人
的
舉
措
。

男士侍產的意義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想 哥哥要被挖出來，眼淚一下子就流出來
了。媽媽安慰我：不要哭了，我都哭了好幾次
了，這是他的命運。
過年時候去上墳，哥哥的墳前墳後添了好多新

墳，修得巍峨壯麗的，有的還用花崗岩包過，令
哥哥的墳顯得十分寒酸，我還說哥哥的墳是不是
也需要修一下，讓他看上去好看一些。
這些墳是從別處遷來的，原來的墳地被徵用

了，只好遷來這裡。可是山上空間有限，只能砍
樹。那些樹十分可惜，一個個十分粗壯的樹樁可
憐巴巴地在墳緣邊露出新鮮的傷口，還是粉白嫩
黃的。而被砍倒的樹並沒有被運走，橫在一邊，
非常可惜。
偶遇上墳的人家，父親是和氣的，和別人在狹

窄的山路上交錯的時候，總是讓路的。我和爸爸
擠 ，站在山路邊積滿松針的地上等她過去。她
是一個中年人，比我大不了幾歲吧，矮小的山才
爬了一半，卻氣喘吁吁的。她說今天忘記吃鈣片
了，骨頭好痛，爬不動了。爸爸笑了，說一天不
吃鈣片，骨頭馬上就疼了？她說還好是這裡，本
來要遷去更遠的地方的。遷到那麼遠，上墳多不
方便啊。
沒有想到，半年不到，這片山地也被徵收了。
阿哈水庫和花溪的十里河灘相連，屬於同一個

主題系列的開發區域，阿哈水庫山上的墳被要求
全部遷走——舊墳要往他方變作新墓了。而才遷來
的新墓呢，想 別人一年裡遷兩次，是不是更難
過？
當年陳氏先祖怎麼看中這塊地方的啊？據說，

我們家好幾代以前是在開陽的，前清時候被貶的
原地。可是那裡土匪很多，家宅難安，才舉家遷
到了阿哈水庫。那時候還不叫阿哈水庫，叫做鴨
河寨的。寨子邊有一條河，叫做鴨河。
從迷信的角度來看，我們家似乎被咒語套住

了，或者是一種六道輪迴式的業力作用，也許還

是贖罪。後來修阿哈水庫，也是徵地、遷居折騰
了一番。父親的爺爺早就在貴陽市裡的龍泉巷買
了房子，這一次的徵地對遷居影響不大，只是聽
堂姑姑講她和爸爸在阿哈水庫的童年趣事，有點
惋惜。如果這一切都不會變，多好！站在「私產」
的角度總是這麼想的。
媽媽說十里河灘修得很漂亮，阿哈水庫也要被

修得那麼漂亮了。作為落後地區的貴州人來說，
把貴陽建設成國際化大都市，固然在虛榮心上會
有所滿足。可是這些早就不在我的價值觀裡了，
所以聽 媽媽讚歎的口吻，我比較遲鈍。我只是
可憐那些作古的人，要被挖出來，再重新埋下
去。
好在中國人講究風水，重新安葬未必是壞事。

也許如此遷墳，還會給在世的人帶來好風水呢。
家裡幾代人都是埋在阿哈水庫的。原先家族規

定，要按照輩分葬在山頂。爺爺的父親下葬上山
的時候，前面抬棺木的人要跪 ，棺木才能抬
平。這個麻煩還不是一次性的，後來爺爺他們去
掃墓總是苦不堪言，爬山爬得唉聲歎氣的；後
來，爺爺要求自己去世後葬在山下，大家方便一
些。真是不孝啊！
前幾年，山頂上老祖宗的墳墓被盜了，墓碑上

清朝的年號把盜墓賊吸引住了。依然是前幾年，
病逝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爺爺的表妹，在沒有得
到任何通知的情況下，她的墳墓被夷為平地了，
骨殖被推土機挖得亂七八糟的。那塊地方政府承
包給私人做農莊，私人就毫不負責任地隨意處置
墳地了。表姑奶奶的後人去政府說理，賠了幾萬
塊，將骨殖撿起來重新埋了。
先祖看中了這塊風水寶地，真是好眼光啊，大

家也都喜歡這塊風水寶地。
家族繁衍了這麼幾百年，十分龐大了。留在當

地的農民，教育程度很低，舊時候的淳樸風氣不
見了，只重利益。過去埋了很多祖墳的山裡，收

了別人的錢，見縫插針地安置別人的墳墓，並不
是合法的。哥哥墳墓的左右都有新墳，哥哥1983
年下葬的時候，他的同學在他的墓前種下的松樹
也被砍掉了一棵。而姑奶奶的墳前，也多了一座
新墳，修得高大的新墳遮住她的墳頭，好似給了
她一個大大的屁股，她會不會抱怨呢？據說非法
安置新墳的人被罰了，那些新遷的墓地也得不到
墳墓的「拆遷費」。
中國人這麼多，僅僅是墓葬，就要佔很多土地

了——現在發現這是其次的。人的感情才是最重
要的。
埋了一百多年的一個老祖宗的墳，以及老祖祖

的墳也要被遷了，堂姑姑向爸爸轉告了親戚們的
意見，大約就是按照政府的安置處理，不尋找新
墓址了，遠就遠吧，「等到我們去世，沒有人會
給他們上墳了。」
聽到堂姑姑傷感的話，我沒有怎麼動感情。
老祖祖是堂姑姑和爸爸的童年記憶，和我沒有

關係。他只是爺爺、奶奶或者姑姑、爸爸教育我
的時候，用來嚇唬我的一個「鬼魂」，「你這個吃
相，要是老祖祖在，得不到飯吃的。」或者，
「你這麼調皮，老祖祖在，會敲人的哦。」

老祖祖應該不會敲人，因為爺爺奶奶從來不敲
我。爸爸偶爾會。管孩子，用老祖宗嚇唬，大約
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吧。
沒有感情，所以對老祖祖會被挖出來遷走，並

不心疼。而聽到哥哥要被遷，眼淚忍不住流了下
來。
母親的外婆的墳也被遷了。母親已經做了外

婆，腿腳早就不太靈便了，可還是響應 她那個
也有了第三代的表哥的號召，出錢出力積極地去
了。
上下涉及到六代人了。只是最後兩代對最前兩

代感情淡漠了，中間三代在承上續後。出了五
服，不在生活中，沒有音容笑貌的感覺，是連魂
魄都捉不住的——怕鬼只是怕別人家的鬼，自己
家的祖宗依然在傳說中被抽象地崇拜 ，所以宗
祠或者墓葬文化被貶為迷信，也有它「看不見」、
「捉不住」的道理。

給自己的外婆遷了墳的母親回到家裡說，「我

以後去世了，你們不要給我造墳，骨灰灑了就
行，免得麻煩。我的外婆有我們在，我們會照
顧。等我們死了，誰會去嘛，你們現在都不去
了。」這和堂姑姑相差無幾的話，父親表示支
持。
父母比起爺爺，又進了一步。
只是，我們這些深懷 感情的後輩怎麼做得

到？
有一回，媽媽心情很好，而話題可以不經意地

輕鬆轉入墓地的時候，我問她，「要不要買墓地
啊？會越來越貴的哦。」她當即說不要，以後燒
了就灑掉，不要造墳。
可我還是想偷偷給父母買，我做得到灑掉嗎？

好像做不到。何況現在，墓地也屬於房地產之一
種了，也屬於投資了——到時候再看吧。
中國的現代化屬於國家行為，城市是在國家動

員令的行政方式下發展的。以前中國沒有「公園」
的說法，有錢人家會造「園子」，那只是「私人」
的。在中國「天人合一」的傳統文化中，「天」
是不必改造的，「人」卻需要修身養性去接近
「天」。

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思維下，「自然」成了被
改造的對象。改造的時候，大家需要「拆遷」，不
僅僅拆遷活人的房子，死人的墓地也進入了拆遷
的視野。
希望這種改造，完全沒有私心，完全是「天下

為公」的。

變 新墓老墳

■墳地被徵用了，只好遷往別處。 網上圖片


